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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太今年 60 多岁，是

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她的丈

夫老何是退休干部，每月领

着三千多块的退休金，平时

老两口在家就是给儿子媳妇

做做饭，或者看看《养生堂》，

要不就是下楼到小区广场上

散散步唠唠嗑。这样的日子，

让年轻时受过苦的马老太特

别地满足，她觉得简直是在

天堂生活。马老太是个热心

肠，平时路上遇见熟人总是

离老远打招呼，走近了还非

要再拉上几分钟的家常。按

说，马老太衣食无忧，人缘又

好，应该天天地乐开怀才是，

可是最近马老太似乎有烦心

事，不常见她下楼了，你看她

买个菜都眉头紧皱，好像谁

欠她钱似的。路上遇见了熟

人，她总想绕个弯子避开，更

别说扯闲篇了。

马老太这是怎么了？莫

非有人惹他不高兴？

对了，惹她的正是老头

子老何！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老两口搬到城里说

起。

马老太和老何原来住在

老家。老家的房子高大敞亮，

还有个属于自己的院子。老

何退休后，老两口在院子里

种点花花草草，还开辟了一

小块地，侍弄的平平整整。每

天给花儿和菜儿浇浇水，松

松土，拔拔草。累了呢，在葡

萄架下乘乘凉喝喝茶，老太

倒一杯，老何喝一杯；困了

呢，老何躺在藤椅上迷糊会，

马老太会在旁边给老何摇摇

蒲扇；闷了呢，俩人就出去和

老街坊打打牌，消磨消磨时

间。老何喜欢锻炼，这不又学

会了太极拳，每天都要在家

打上几遍。他让马老太跟他

一起学，马老太连连摆手：不

行，不行，我学不会，我这在

庄稼地里刨了一辈子的身体

结实着呢，不用锻炼。每回老

何打拳的时候，马老太都站

在一边看着，那欢喜专注的

神情好像是见到了梦中情

人，又好像在欣赏一场精彩

的演出。老两口年轻时为了

生计聚少离多，现在终于能

夫唱妇随，生活又过得舒适

惬意，马老太做梦都笑呢。

三年前，儿子在城里买

下了单元楼，非要接他们去

城里住以表孝心，老两口本

不舍得老家的安逸生活，可

又想去城里一家人就团圆

了，孩子平时上班忙，去了还

能帮儿子分担点家务活，去

就去吧。

来到城里以后，老何如

鱼得水，原本在老家时一个

人打太极，没人切磋，多少有

点枯燥。现在好了，小区广场

上就有太极拳队伍。他打得

认真，动作到位，其他队友都

尊称他“何师傅”，老何更有

劲头了，每天乐此不疲。可马

老太呢，她不喜欢锻炼，老何

出去了，她在家空落落的；跟

着一起去，也只能坐在远处

跟别人闲唠嗑。看着老何跟

别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特别

是跟几个和她年龄相仿的老

太太那么亲热，马老太心里

不是滋味。她觉得老何离她

远了，多少有点失落。可是还

能和老何同进同出，倒还无

所谓。谁知道城里人幺蛾子

这么多，还要组织什么太极

拳表演，而且以后要去市中

心一个大的广场锻炼，这让

马老太有点上火。

马老太觉得自从老何去

远处锻炼，人似乎都变了。

马老太发现老何隔三差

五的就要把衣服呀鞋子呀洗

上一通，每天出门时都要对着

镜子把头发梳的一根不乱，衣

服理的齐齐整整。马老太胡思

乱想：这老东西啥时候变得这

么爱干净了？真是瞎折腾！莫

非是和哪个老太太……有一

次，她忍不住向女儿“告老何

的状”，谁知女儿竟没正形的

取笑她：“我爸啊，现在还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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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勤浇灌喜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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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思念树成才。

全心全意为学习，

尽职尽责促教改。

荣辱得失无所求，

愿君报国笑颜开。

二
传道授业扛在肩，

一支粉笔描心田。

教书育人双重担，

备课改作三更天。

任劳任怨甘受苦，

一心一意志弥坚。

为求祖国花朵美，

沥血挥汗无悔言。

三
讲坛舌耕日月长，

教育改革谱新章。

科教兴国强素质，

爱岗敬业献力量。

逐鹿争雄比先进，

师道尊师出优良。

汗水换来丰硕果，

一代更比一代强。

塬下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续鲁，万下
柏，哩哩啦啦是范壁”，是说这几个村人口
多，村子大，但在我的印象里，续鲁村远没有
达到“大”的标准，它北倚磨盘，东毗深峪，南
靠河滩，西拥沃野，四周高低不平，沟沟坎
坎、坑坑洼洼，处处透着荒凉，透着凋敝，没
有一点人多繁华的景象。小时候，大人们常
说，山里、河滩、野地有狼，然后就给我们描
述“狼”的模样：象狗，但是两只眼睛却闪着
绿光，尾巴低垂，尤其与狗不同的是，它们吃
人，特别是小孩。它们的舌头上长着倒刺，只
要在小孩脸上舔一下，小孩脸皮就会被舔下
来。狼吃人的时候常常是从背后偷袭，两只
爪子搭在人的后背上，人若一回头，它就会
张开大嘴咬断脖子。有时正面进攻，趁人慌
乱，猛扑上来，前爪一下按住人肩，然后抬起
后爪，象刀子一样划开人的肚子，让肠子流
出来。总之，狼很凶残，很血腥，很厉害。为
此，大人们告诫说，不要一个人到野外去，不
要晚上出门，要听大人的话。某某的孩子就
是不听大人话而让狼叨走的，某某某脸上的
疤就是狼给留下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
除了“鬼”，“狼”就是我们的最怕，所以，直到
现在晚上也轻易不敢出门。

不过，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刷磨炼，鬼
渐渐在心目中淡化，而狼却仍然牢牢充斥在
心中某个惊惧的角落。因为鬼毕竟太虚幻，
没有见过，而狼虽然没有在续鲁村遇上，但
却在其他地方多次碰到，甚至有两次还遭到
了它的袭扰。

第一次发生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读的
高中在大交村东南，离大郡、大交都有一小
截距离，东西北是田地，南边紧挨着一条乱
石干滩。不同于续鲁的是，乱石干滩到这里
以后就变成了一汪四季流水不断的河，那水
清沏透明，流量很大，孕育了无数的鱼虾，浇
灌了片片田地，滋润了各种各样花草树木，
使得河流附近如同江南水乡般旖旎美丽。我

的高中时期的生活非常枯躁乏味，所以这里
便成了更换心情、调节状态的乐园。白天洗
澡，晚上洗衣，心情好时赏景，想念家时观
月，南河滩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方。

那是夏季的一个晚上，夜色浓郁，星光
暗淡，大多数学生都已入眠，我和好友秦同
学加班回到宿舍后，决定趁着凉爽，把衣服
洗一洗，同时透透气，放松放松。两人走出校
门后，顺着地势下到半坡，那里有一条从大
郡海子流过来的小河。这条小河地势比南河
滩高约一丈有余，离河滩底部大约 5、6 米，
从河滩上边的田地中流过，和南河滩里树木
稀少、视线敞亮不同，这里沿途全是麦苗树
木 和 杂
草，河水
宽 约 2
米，流到
我 们 下
去 的 路
边处，水
流变缓，水面增宽至 4、5 米，两岸全是一人
来高的水草，北边平铺了几块青石板，供大
家洗衣揉物。我选择了一块蹲下来洗衣服，
秦同学则弯腰踢腿地活动起来。月色朦胧，
夜风习习，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蛙鸣和夜虫
的叫声，四周很静。就在我们全神贯注、各做
各的事情的时候，忽然“咚”的一声巨响，面
前的河水突然炸开了锅，水花四溅，飞落到
我俩的脸、衣服上，在我们惊恐的目光中，就
见水中猛的蹿出一个犬一样的活物，飞快地
跳到了麦田里，我们被吓懵了，在本能的驱
使下，一齐从地上不由自主地蹦了起来，嘴
里大喊着：“狼、狼、狼”。没错，那真是一条
狼，在我们的大喊声中，它夹着尾巴，象一支
脱弦的箭，飞一般沿着麦田落荒而逃。那狼
逃去后，我们俩半天才缓过气来，但似乎仍
可隔着衣服听见彼此剧烈的心跳声。后来，
我和秦同学认真分析了一下，得出了一条结

论：那条狼太狡猾了！我们估计，因为水草遮
挡的原因，狼未看见蹲下来洗衣服的我，而
是把弯腰伸腿的秦同学当成独自一人前来
玩耍的小孩子，它静悄悄地跑过来，想冷不
防搞个突袭，没料到失足掉进水里，这才使
我俩逃过一劫！记得蒲松龄先生所著的《狼》
中，曾详细描写过屠夫与狼斗智斗勇的经
过，起初认为是怪诞小说，不太相信，这时才
知道，“狼亦黠矣”并非虚妄之言。

年龄渐长，身体渐壮。心中竟然对狼不
服起来，想狼不过狗犬之类，狗斗不过人，难
道狼就不惧怕人吗？但这个观点不久就被证
明是错误的。那时在运城上高专，一日路过

一街头，
忽 闻 锣
声阵阵，
原 来 来
了 街 头
卖艺人。
其 中 一

个表演项目名为狼钻火圈。火圈从下到上搭
了五个，个个火舌乱舞，烈焰灼灼。艺人手持
皮鞭赶了一只夹着尾巴的狼向火圈逼近，狼
拖三缓四，踯躅不前，但慑于皮鞭威力，还是
极不情愿地缓缓来到火圈旁。艺人皮鞭“叭”
的一响，那狼一惊，腾空掠起，一下便从离地
近一丈高的火圈上纵身飞过。那一刻，我有
点发呆，豪情壮志顿时烟消云散，再次记起
了大人的话：山岭野地不要独自去！晚上不
可乱出门！

生活从来不会遂人意。数年后，我在山
岭上偏僻的麦田里，又第二次和狼遭遇了。
那年刚和妻子定婚，为了表示诚心，很少干
活的我便在麦收时节到妻子家里帮忙。谁知
她家却有一块远在半山坡的麦田。大家坐着
拖拉机上去，收割捆扎并将麦子装车后，天
已傍晚，拖拉机已无法再拉全部人员，便留
我和妻子拾麦，随后再从小路抄近回家。拖

拉机开走后，我俩便趁着余晖，捡拾麦子。刚
刚捡到一半的时候，耳边忽然响起“哦———
呜”一声尖厉的吼叫。那声音如同消防车的
嘶鸣，非常刺耳，非常响亮，震得人心头发
颤，唬得人头发直竖。我俩大吃一惊，感觉声
音就在近前，急忙停下来向四周打量。前方
10 来米即是一丈多高的田梗，上去便是另一
块已收割的麦地，没有任何东西；左侧 5、6
米处有数块巨石，然后就是数丈高的陡峭山
壁，极有可能藏有物体；右侧 7、8 米处是一
处沟壑，但只不过 1、2 米深，除了杂乱的石
块，还长了不少的蒿草，也是一个恐怖地带。
此时，危险就在眼前，却无法辨清那东西到
底在左还是在右，联想到狼的凶恶，我的心
里顿时冒出阵阵寒意。但是，男人的职责却
告诉我：不可慌乱，要勇敢地面对。我迅速地
抄起一条有长长木把的粗绳，又捡起四、五
块拳头大的石头，让妻子收起麦铺，沿着小
路先往下走，自己则怒目圆睁，紧盯左、右两
侧，两手分别拿起石头、粗绳，做出随时击打
的动作。看妻子走出一段路程后，仍无东西
出现，我便慢慢倒退着往下走，一直走了约
300 米远近，确信没有东西跟踪，这才与等在
此处的妻子一起快步跑回家中。事后想一
想，狼真是奸诈啊，如果当时我俩惊慌失措，
举止失当，它便会锁定一个目标，趁机发动
攻击，达到吃人目的。

现在，随着社会发展，狼的活动空间越
来越小，已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孩子们
已大可不必为狼担忧恐慌。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在人类社会中，却有那么一些人，生了一
颗狼子野心，说着人话，怀着狼心，干着狼
事，比狼更隐蔽、凶残、狡诈、贪婪，这倒需要
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和防范，以免被那些披
着 人 皮 的

“狼”所算计
伤害。

我记忆中的狼
□ 柴顺利

为庆祝第 31 个教师节而作
阴 韩生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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